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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圣寺称“佛都”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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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洱海西岸滩涂里的水草、树影在静静的洱海水中呈现出迷人的冬日景致，吸引着众多游客和本地居民沿着生态廊道细细品味。 ［夏传武 摄］

□ 钏国富 文／夏传武 图

有山皆图画，无水不文章。云龙县
功果桥镇旧州坝子云山苍苍，江水泱
泱，山光如淀，湖光如练。旧州坝景致
三分，二分山色，一分水韵。

功果桥镇旧州坝子是浩浩汤汤澜
沧江边的一颗耀眼明珠，是云龙县的

“粮仓”。一泻千里的澜沧江带着青藏
高原的雪山味道，顺着横断山，与怒江、
金沙江携手并流，一路东突西进，直指
太平洋。澜沧江狂野地冲刷大地，塑造
了滇西大峡谷地貌。在云龙县功果桥

镇境内形成了罕见的冲积扇平坝，遗留
下一个富饶的洞天福地——功果桥镇
旧州坝子。

旧州坝子是功果桥镇澜沧江边一
连串不规则坝子的总称，这些坝子大小
不一，高低不同，形状各异。旧州坝子
包括下坞坝、丹梯坝、龙墰坪坝、汤涧坝
等众多小平坝。说是坝子，事实上，大
多数是缓坡台地。

旧州坝子仰山俯水，背靠道人山，
东面是五宝山。道人山是碧罗雪山的
一个山峰，巍峨绮丽，重峦叠嶂，森壁争
霞，云雾缭绕，气象万千。五宝山是

云龙县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峰，古
树参天，郁郁葱葱，松涛阵阵，气势磅
礴。功果桥地处两山之间的澜沧江畔，
靠山邻水，山光明媚，水色秀丽，丹青不
墨，引人情韵，系人情思。

旧州坝子是澜沧江畔热带河谷地
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雨水丰沛，是
旧州人民世代居住的桃园雅地和重要
耕作地。“江畔山陬千顷田，横弯竖叠百
里连。”旧州坝子梯田依山就势，层层叠
叠，阡陌交错。山一层，田一层，万丈梯
田藏在山坳间。

由于积温高，光照充足，土肥水甜，
旧州坝子盛产优质大米，出产的大米颗
粒饱满，晶莹剔透，软糯香甜，爽滑可
口，是云龙县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各
种热带水果，火龙果、枇杷、芒果、香
蕉、番木瓜等，果实硕大，味美汁多，甜
脆爽口，深受市场欢迎。一直以来，旧
州坝子都是衣食无忧，物阜民康的膏腴
之地。

功果桥镇，原为“旧州镇”，2011 年
更名“功果桥镇”。“功果桥”是一个乡镇
名称，又是一个电站的名字，更是一座
英雄铁血大桥的名字。功果桥电站的
兴建，截住了奔腾咆哮的澜沧江，使逐
浪排空、滚滚西去的澜沧江变为烟水悠
悠，婉风流转，水趣盎然的万顷碧波。

功果桥境内的澜沧江秀水连天，湖
波涟涟，江阔天高，鸢飞鱼跃，一派江南
秀色。澜沧江江水清而不淡，碧而不
肥，厚而不腻，冷冷地绿着，轻轻地透
着，浅浅地醉着。站在功果桥镇旧州坝
子的任何角度，都可以仰而望山，俯而

观水，功果桥镇田园风光如诗如画。“水
如碧玉山如黛，青山隐隐水中央。”

功果桥一年四季入画图，春夏秋冬
都为诗。夏秋时节，细雨霏霏，澜沧江
烟波千里，云峰倒影，空翠成堆。两岸
稻谷弯腰，大地金黄，田畴飘香。春冬
时节，翠色不改，江水缥缈，水天一色，
纤尘不染。烟雨时节，细雨绵绵，淅淅
沥沥，薄雾朦朦，缥缥渺渺，幽山含云，
亦幻亦真。夕阳西下，皓月千里，浮光
跃金，静影沉璧，波光粼粼。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
檐。”澜沧江边水村山郭，依山傍水，排
排列列，错落有致，小桥流水，翠竹飘
逸，宁静祥和，美轮美奂。白墙青瓦隐
印在湖光山色之中，炊烟袅袅，清风习
习，瓜满架，豆满棚，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静听秋虫低唱浅吟。

功果桥镇历史悠久，钟灵毓秀，已
有上千年的沧桑历史。曾一度为云龙
县（州）治所在地，故原名“旧州”。宋朝
时期设置“云龙赕”，至明朝崇祯二年
（1629年）知州搬迁至雒马井（现云龙县
宝丰乡）。在这片神奇古老的土地上，
留下多少先民的足迹和汗水，为功果桥
镇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功果桥镇文韵悠悠，墨香氤氲，人
才辈出，俊采星驰。很早时期就开始办
私塾，设教馆，记史事，绘山川，考功名，
登科第。功果桥镇至今传唱着白族古
老戏种——吹吹腔，下坞、汤邓、汤涧等
村逢年过节都搭台唱戏。吹吹腔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种，深受白族群
众喜爱，生生不息，经久传唱。

山情水韵旧州坝

□ 李树华

我的家乡位于大理州祥云县唯一
的白族聚居镇禾甸镇，因村尾有一条常
年水色发红、自南向北流往莲花湖的

“赤水河”而名“赤口尾村”，后改名为上
赤村。

祥云县的花灯，曾广泛分布于各个
乡镇，其起源虽无明确记载，但在很大
程度上，极有可能是随明代中原屯田
汉族军人、商人移民来到“云南县”（今
祥云县）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家乡上赤
的白族花灯，应该也不会例外。但有趣
的是，在祥云县流传至今的各个花灯流
派中，唯有上赤花灯与众不同。其中最
大的不同之处，是上赤花灯的唱词和它
的表演、表现形式。

在唱词上，上赤花灯可谓“半汉半
白”，即唱词中有一半以上是直接用当
地的白族语来唱。有的节目从头至尾，
几乎都是用白族语唱出来的。比如《新
媳妇挑水》是这样唱的——“早，舍舍尼
胎舍尼胎，格艳补买脑担需，担需钩漏
廖也边，高答也边钩也需，红呱子用碰
者需，红捏子爷答者奶……”

这首唱词的唱本，除第一个字“早”
是“汉字汉唱”外，其他唱词皆“此字非
此意”，是以汉字“借唱”的“汉字白
唱”。翻译成汉语，为——早，小小妹子
小妹子，鸡还没叫你挑水，挑水钩担丢
井边，脚踩井边舀井水，红裤子上踩着

水，红鞋子上踩着泥……
在祥云白族风俗中，新媳妇过门后

的第二天早上，要天蒙蒙亮就第一个起
来，挑一担“新水”回家，这是衡量新媳
妇是否勤快的重要标准。这段花灯唱
词，把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到井边挑水
的可爱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
宛如一幅朴实的乡村风俗画。如此接
地气、与生活没一点距离的花灯唱词，
加上扮演者惟妙惟肖的表演，让人乐此
不疲，百看不厌。用今天的话来说，也
算是一种“沉浸式”的表演吧。

在表演形式上，上赤花灯的角色，始
终传承着古老而又别具一格的“男扮女
装”式。我曾经对此感到不解，经请教相
关传承人后方才得知，此形式源于过去
当地女子不得参与花灯表演的习俗使
然。既然女子不得参与，那花灯戏中的
女子角色只能由男子来扮演了，这也是
一种没办法的办法吧。可让人惊诧的
是，“男扮女装”竟然难不倒那些戴假发、
穿女子衣服、走女步、唱女声的扮演者。

值得一提的是，上赤花灯的不少唱
词，包含的皆是满满的“正能量”。其中
不乏尊老爱幼、邻里互让、勤劳致富、科
学种田等唱词，与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另外，上赤花灯
剧本中的许多唱词、唱腔小调，总是朗
朗上口，能让人过耳不忘。这种“自产
自销”“自娱自乐”的地方戏剧形式，在
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对于普及家乡父老

乡亲的文化知识，尤其扫盲识字和汉语
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
母亲的许多社会经验和知识，还有汉
语，便是通过花灯的启蒙而学会的。她
虽未上过一天学，但一说起二十四节
气、物候、十二属相，却能信手拈来，不
差分毫。让人称奇的是，花灯中反复吟
唱的那些汉语唱词，之前不会说汉语的
母亲，竟也能倒背如流。这些，皆源于
花灯的耳濡目染。

在老一辈人眼里，每年春节期间的
闹花灯（白族语“曲灯”），是家乡一年一
度的盛大节日。在闹花灯活动正式启
动前，首先要进行庄重的祭拜灯神仪
式，然后在祠堂进行排练。接下来就是
送“灯帖”，进入正式的入户表演环节。

多年来，上赤花灯始终严格遵守着
老祖宗传下来的“三不唱”规矩，即“白
天不唱灯，平常不唱灯、家里不唱灯”。
也就是说，花灯表演只能安排在晚上，
除正式表演外，没有人会“张嘴就来”随
便唱出花灯腔调来。

多年来，上赤花灯的腔调基本上没
什么大的变化，稍有变化的也只是其中
的部分唱词。传统剧目有《进城花鼓》

《赵三王卖线》《采茶》《王大娘补缸》《团
场调》《送郎调》等十多个。参与花灯队
的表演者一般为18人，即大头和尚1人、
场头1人、大娘1人、卖膏药者1人、货郎
1人、提彩灯者 1人、舞狮子者 2人、耍猴
子者 2人、八大金刚 8人。另外，还有随

队而行、边走边奏乐的鼓乐队。
每年大年初二到正月十五的晩上，

花灯队在人们的簇拥下，一路敲锣打
鼓，依次往递过“灯帖”的人家行进。行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四个手持大排灯的
人，进场后分别置于四角，既能烘托现
场气氛，又能起到固定表演现场、维持
秩序的作用。其中龙灯和凤灯各二盏，
上书“国泰民安”“恭贺新春”“五谷丰
登”“太平花灯”等吉庆之言。

在众多表演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
的，当数《鞑子舞》一幕。该剧目表现元
代蒙古人统治大理时，与当地白族融
合、共同生活、开发边疆的真实历史事
件。表演者为鞑子、鞑婆二人共舞。鞑
子着蒙古军人服饰，左手提灯笼，右手
持骑马用的鞭子；鞑婆则为当地白族妇
女，头戴勒箍，勒箍下拖着一条长辫子，
腰围绣花围腰，双耳戴环，左手提灯笼，
右手拿舞扇。鞑子舞蹈动作粗犷夸张，
有来自北方草原的豪迈风情；鞑婆则以
当地特有的民族舞蹈相配合，眼神中蕴
含着南方民族的柔情。如此和谐的一
幕，发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元代，
不禁让人感慨。

时过境迁，和许多历史现象一样，上
赤花灯这一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消失
在时光深处，但它曾经植根于家乡的乡
音、它曾给家乡父老乡亲带来的快乐，还
有它给和我一样在外地的游子带来的对
故土的深深眷恋，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家 乡 的 白 族 花 灯

洱 海 滩 涂 生 态 美

□ 母锡鹏

崇圣寺位于大理古城西北，与三塔
构成大理标志性的建筑。崇圣寺始建
于唐开元年间（公元 713—741 年），为
南诏、大理国时期著名的皇家寺院，也
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佛教寺院，被誉为

“佛都”。
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开成元

年，建崇圣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
定立三塔，高三十丈，佛一万一千四百，
屋八百九十，铜四万五百五十斤。自开
元中至是完工。”这段记录说明了三塔
高度和崇圣寺规模。胡蔚本《南诏野
史》又说：“开元元年，嵯巅建大理崇圣
寺，基方七里，圣僧李贤者定立三塔，高
三十丈……自保和十年至天启元年功
完。匠人恭韬、徽（义）、徐正立。”从这
两个历史版本的记载推断，崇圣寺建寺
的时间应该是南诏国初期。

南诏中期以后，王室成员和官僚大
多皈依佛门。劝丰祐时废道教，立佛教
为国教，其母带头出家为尼，法名惠海；
其妹越英公主嫁给了来自天竺的阿叱
力高僧赞陀崛多。

大理国时期，今大理州辖境佛教更
为盛行。大理国开国国王段思平“好
佛，岁岁建寺，铸佛万尊”，使洱海地区
成了“无山不寺，无寺不僧”的“妙香佛
国”。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
称：“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
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
戒几半。”段氏大理国王有22位，有9位
国王禅位为僧，多数入住崇圣寺，崇圣
寺成了大理国的皇家寺院，是名副其实
的“佛都”。

元朝大理总管时期，由寺僧圆护题
写的“佛都”二字悬挂于崇圣寺门上，引
来文人雅士的观摩，彰显了书法魅力，
所营造的“钟震佛都”成为当时十六景

之一。明清时期，主要由中原传入的禅
宗在大理开花结果。

据李元阳《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
记载：“寺之重器有五：一曰‘三塔’，二曰

‘鸿钟’，三曰‘雨铜观音像’，四曰《证道
歌》、‘佛都扁’，五曰‘三圣金像’……”

“五大重器”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仅留存
三塔。

2005年，大理市恢复重建崇圣寺，
再现了“皇家国寺”的风采，结束了崇圣
寺百余年来有塔无寺的历史。崇圣寺
重建有 9 个特点：一是金碧辉煌、气势
磅礴的庙宇建筑群与佛文化组合，融
合了“禅宗”“密宗”的特点。二是寺院
中轴线总长 4000 米，为中国中轴线布
局最长的寺院。大雄宝殿面阔 51.7
米、高 26 米，在全国佛教寺院中体量
最大。三是寺内 617 尊（件）佛像、法
器均是用青铜浇铸而成，用铜千余吨，
其中 599 尊（件）为贴金、彩绘，为全国
之最。四是木雕《梵像图卷》，画卷长
117米、高 1.8米，为世界之最。五是彩
画的龙、石刻的龙、木雕的龙、灰塑的
龙乃至瓦当滴水上的龙，数以万计，为
世界之最。六是崇圣寺最大的金刚杵
长 6 米、直径 1 米，为金刚杵之王。七
是寺院鼓楼上的大鼓直径 3.1 米，堪称
全国佛教寺院第一大鼓。八是高僧
殿，又称国王殿。9位大理国国王不爱
江山、不恋红尘、出家崇圣寺、禅位为
僧的皇帝造像栩栩如生。九是当代香
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在《天龙八
部》中描述的“天龙寺”就是崇圣寺，它
的再现圆了游侠人的梦。

崇圣寺是大理历史上规模最为宏
伟的古刹，是南诏、大理国的皇家寺
院。崇圣寺千寻塔通高69.13米，是云南
解放前最高的地标建筑。大理因为有
了崇圣寺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地位。

□ 李景忠

入冬之后，寒意步步逼近，寒气
无声弥漫，凛冽的寒风横扫枯叶与尘
埃，掠过寂静的村庄，将冬日的萧瑟
悄然带入家家户户。仿佛在轻声诉
说，寒意愈发浓烈，却遮掩不住岁月
流淌的融融暖意，正值宰杀年猪的时
节，这便将冬日的萧瑟悄然化作美美
生活的序曲。

年猪，是一家人全年肉食的重要
菜肴。有的家庭养一头，有的养两三
头，这年猪不仅承载着过年的盛宴，更
是全家辛勤劳作的鲜活见证，满载着
朴素而深沉的期盼。每当寒冬降临，
村庄便沸腾起来，大人们早早起身，燃
起熊熊火塘，煮沸一锅锅翻滚的热水，
备好闪着寒光的刀具和宽大的盆子。
待猪被捆缚妥当，那头膘肥体壮的年
猪被缓缓牵至屠宰台，屠宰便开始
了。大锅里的蒸汽升腾，与冬日的寒
气交融成一片朦胧的氤氲，寒风虽凛
冽刺骨，却掩不住大人和孩子们脸上
洋溢的喜色。此时，鲜红的血液汩汩
流入盆中，猪血越涌越多，象征着来年
的富足与吉祥。

杀年猪，这一传承千年的民族文
化习俗，不仅承载着丰富的饮食文
化，更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令人
深切体会亲情、友情和乡情带来的心
灵慰藉。尽管时代变迁，社会进步，
猪肉已非稀罕之物，但这一习俗仍在
延续。年猪象征着团圆，首餐常用来
款待邻里，体现了邻里和谐。杀年猪
的喜悦在邻里间洋溢，每一块肉都承
载着祝福，邻里间的相互馈赠，如同
鲜红的猪血般，预示着来年五谷丰
登、家宅安宁。习俗的延续，正是淳
朴乡情最生动的诠释，它无声地诉说
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份属于民

族的人文情怀，传承着传统农耕文化
的根脉，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
往，以及秋收冬藏的农耕智慧理念。
猪肉被妥善贮藏成风干的腊肉，反映
了传统秋收冬藏的农耕智慧。杀猪
后，猪头与猪尾并置，寓意有头有尾，
寄托着生活丰衣足食的美好期盼。
至关紧要的是，猪在祭祀中扮演着核
心角色，广泛应用于各类仪式 ，在杀
猪祭祖之际，青烟袅袅升腾，烛火摇
曳生辉，案桌上供奉精心烹制的猪
头、猪尾及热气腾腾的整块肋排，长
辈口中轻声诵念祝词，将一年丰收的
感恩与对来年的热切期盼，虔诚向祖
先倾诉，寓意有始有终、丰饶富足，彰
显虔诚之心。这份源自农耕传统的
习俗与信仰，年复一年传承，成为冬
日村庄中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冬日
里最温暖的底色。

在传统文化里，猪始终被尊为财
富与丰收的象征，这一观念深深植根
于古人对农耕社会的深刻理解中。现
代物流的便捷，无法替代那份浓浓的
乡愁滋味，厚实的猪后腿，正是腌制火
腿的上佳之选，被精心地抹上粗盐后，
耐心揉搓，让咸鲜的滋味丝丝渗入肌
理。然后，火腿被悬挂在通风的屋檐
下，或是特制的熏房里，经历数月风霜
的洗礼，烟火的熏染，色泽逐渐沉淀为
深沉的胭脂红，陈放一两年，就是上等
的火腿。这不仅是储藏智慧的延续，
更是将时光的精华，演变成冬日里的
馈赠，成为百姓家日后餐桌上令人回
味无穷的珍馐。待到启封之日，那油
润透亮的肉质，只需薄薄几片，便足以
唤醒沉睡的味蕾，无论是清蒸、炖煮，
还是简单切片佐酒，那份沉淀的咸香、
丰腴的油脂感，以及蕴藏的淡淡烟熏
气息，都是对一年辛劳最丰厚的犒赏，
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本报讯（记者 王晓云）11月23日，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十届代表大
会在西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
名会员代表参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
届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
常务理事会及会长和副会长。大理著
名作家、大理大学文学院教授纳张元当
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十届理事
会副会长。

纳张元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博士，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当代少
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是“云
岭文化名家”“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
殊津贴的专家”“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省委联系专家”“云南省德艺双

馨文艺家”“云南省德艺双馨青年作家”
“云南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中国文联
首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首席专家。

纳张元于 2020 年 12 月首次当选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九届理事会
副会长，本次换届连任第十届理事会副
会长，这是学界对纳张元学术成就和社
会影响力的一种认可。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是国家一
级学会，学会宗旨为团结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研究工作者，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进行学术交流，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
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学会
每年组织召开学术年会，并定期举办专
题学术讨论会，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研究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纳张元当选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

杀 年 猪


